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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芳

馬
爾
代
夫
首
都
馬
累
因
為
海
水
化
淡
廠

失
火
而
導
致
全
島
淡
水
供
應
中
斷
，
當
地

逾
十
萬
名
市
民
缺
乏
食
水
，
部
分
觸
發
搶

水
打
鬥
。
中
國
政
府
除
緊
急
資
金
援
助

外
，
通
過
民
航
客
機
、
軍
用
運
輸
機
，
把

食
用
水
一
批
批
送
上
，
還
有
配
置
海
水
化
淡
功

能
的
軍
用
遠
洋
救
生
船
，
也
為
當
地
居
民
提
供

食
水
供
應
，
中
國
的
遠
水
，
救
了
馬
爾
代
夫
的

遠
火
。

馬
爾
代
夫
是
一
個
島
國
，
有
一
千
多
個
珊
瑚

島
，
只
有
二
百
個
島
有
人
居
住
，
其
中
有
不
少

島
開
發
為
觀
光
旅
遊
區
，
一
個
島
就
是
一
間
酒

店
。
這
個
被
海
水
包
圍
的
島
國
，
竟
然
要﹁
制

水﹂
，
因
為
全
國
依
賴
海
水
化
淡
，
才
能
有
飲

用
水
。

十
五
年
前
到
馬
爾
代
夫
旅
遊
，
當
年
的
團
費
四
、
五
千

港
元
，
在
當
時
也
屬
偏
貴
價
旅
遊
線
，
當
地
甚
麼
都
便

宜
，
就
是
飲
用
水
最
貴
，
記
得
當
年
馬
爾
代
夫
一
瓶
礦
泉

水
要
三
數
元
美
金
，
可
樂
則
要
五
元
美
金
一
罐
。
遊
客
飲

水
全
部
自
費
，
我
們
一
家
幾
口
在
當
地
玩
上
幾
天
，
單
是

飲
水
就
飲
窮
了
。
計
過
數
後
，
帶
了
整
整
一
個
行
李
箱
的

礦
泉
水
去
旅
遊
，
行
李
箱
衣
服
不
多
，
就
是
水
多
。

當
年
馬
爾
代
夫
的
遊
客
，
沒
有
今
天
的
多
，
很
是
寧

靜
，
在
房
間
的
露
天
花
園
淋
浴
，
頭
頂
椰
子
樹
，
肯
定
沒

有
人
偷
窺
；
走
在
奶
粉
般
幼
滑
的
沙
灘
，
一
點
垃
圾
都
沒

有
。
我
記
得
一
個
畫
面
，
當
年
只
有
十
來
歲
的
兒
子
，
在

沙
灘
上
好
不
容
易
發
現
一
個
廢
棄
維
他
奶
紙
包
，
他
毫
不

猶
疑
撿
起
扔
往
垃
圾
桶
，
然
後
對
我
說
，
這
是
印
有
中
國

字
的
飲
品
，
一
看
就
知
道
是
我
們
香
港
人
丟
的
垃
圾
︵
當

年
鮮
有
中
國
內
地
遊
客
︶
，
這
會
影
響
我
們
香
港
人
的
聲

譽
。
兒
子
的
公
民
意
識
很
強
，
學
校
教
育
好
，
我
是
感
到

欣
慰
的
。

今
天
馬
爾
代
夫
的
垃
圾
有
幾
多
？
英
國
報
章
報
道
，
每

年
有
大
量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遊
客
湧
入
海
島
，
留
下
的
垃

圾
令
當
地
政
府
疲
於
奔
命
，
不
得
不
將
一
座
曾
經
天
堂
般

美
麗
的
島
嶼
變
成
垃
圾
場
，
那
裡
每
天
要
焚
燒
三
百
三
十

噸
垃
圾
。
旅
遊
業
的
繁
榮
，
也
帶
來
了
弊
處
。
塑
料
瓶
、

包
裝
紙
、
腐
敗
的
食
物
，
與
藍
得
出
神
的
海
水
、
搖
曳
的

棕
櫚
樹
，
場
景
混
亂
，
焚
燒
垃
圾
產
生
的
氣
體
，
對
生
態

環
境
造
成
嚴
重
影
響
。

飲水飲窮了

我
收
到
一
本
書
，
書
名
是
︽
舞
台
上
的
新

中
國
︾
，
封
面
上
畫
了
五
個
身
粗
體
壯
拿
着

小
紅
書
的
工
人
農
民
，
這
在
四
十
年
前
的
招

貼
畫
或
書
皮
封
面
上
隨
處
可
見
，
現
在
反
而

成
了
新
鮮
物
。
作
者
是
中
央
戲
劇
學
院
戲
劇

文
學
系
的
高
音
，
我
時
常
在
劇
場
見
到
高
音
，
她

是
專
門
研
究
戲
劇
理
論
的
，
她
不
止
做
研
究
，
除

了
沒
上
過
舞
台
，
對
舞
台
上
的
一
切
她
都
很
熟

悉
，
每
次
看
戲
碰
到
她
，
總
要
聊
幾
句
。
高
音
的

書
吸
引
我
馬
上
翻
開
來
看
。
書
中
主
要
研
究
的
是

新
中
國
的
紅
色
經
典
，
其
中
最
使
我
有
感
的
是
，

老
舍
和
曹
禺
兩
位
編
劇
家
怎
樣
寫
他
們
喜
歡
而
又

不
太
熟
悉
的
新
中
國
。

一
九
五
二
年
，
曹
禺
擔
任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副
院
長
，
志
向
高
，
心
氣
也
高
，
他
覺
得
自
己
寫

的
都
是
陳
舊
的
事
，
很
想
寫
寫
新
中
國
。
一
九
五

三
年
他
衝
動
地
動
筆
寫
︽
明
朗
的
天
︾
，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思
想
改
造
的
故
事
。
寫
作
之
前
，
曹
禺
首

先
明
確
寫
作
思
想
意
圖
，
知
識
分
子
必
須
在
黨
的

教
育
下
進
行
思
想
改
造
。
他
去
了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體
驗
生
活
，
當
時
醫
學
院
正
進
行
思
想
改
造
運
動
，
他
最

深
刻
的
體
會
是
，
受
美
帝
國
主
義
思
想
毒
害
的
知
識
分
子
，

最
重
要
的
，
是
認
識
美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中
國
的
真
正
面
目
，

和
敵
人
從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劃
清
界
限
，
才
能
為
人
民
服

務
，
和
人
民
一
同
前
進
。
作
家
要
用
馬
克
思
主
義
觀
點
分
析

人
物
，
才
能
達
到
用
社
會
主
義
精
神
教
育
觀
眾
的
目
的
。
這

樣
的
寫
作
過
程
，
曹
禺
說
，
比
較
生
疏
，
在
創
作
中
碰
到
不

少
新
問
題
，
走
過
一
些
彎
路
。
一
九
五
五
年
︽
明
朗
的
天
︾

公
演
，
演
出
滿
座
，
還
得
了
不
少
獎
，
但
一
個
出
自
概
念
化

的
劇
本
，
沒
有
走
多
遠
。
後
來
常
有
人
拿
︽
雷
雨
︾
和
︽
明

朗
的
天
︾
來
對
比
，
用
以
貶
抑
曹
禺
，
一
個
是
他
極
熟
悉
的

生
活
，
不
用
體
驗
生
活
，
不
用
苦
思
冥
想
，
只
要
坐
下
來
，

安
下
心
，
人
物
、
情
境
、
語
言
就
像
長
了
腳
似
的
往
外
跳
。

曹
禺
的
夫
人
鄭
秀
回
憶
，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夏
天
，
兩
人
約
定

不
回
家
，
說
是
留
在
清
華
大
學
複
習
準
備
考
試
，
其
實
是
想

兩
人
獨
處
，
重
要
的
是
曹
禺
要
寫
劇
本
。
一
個
暑
期
，
就
在

清
華
園
的
圖
書
館
裡
，
一
部
影
響
中
國
戲
劇
史
和
幾
代
人
的

︽
雷
雨
︾
誕
生
了
。
據
于
是
之
回
憶
，
他
還
曾
和
曹
禺
籌
劃

寫
一
個
農
村
改
造
的
劇
本
，
兩
人
去
了
河
北
農
村
，
走
了
些

農
地
，
見
了
些
老
農
，
睡
了
幾
天
土
炕
，
最
後
沒
寫
出
來
。

寫
自
己
熟
悉
的
東
西
，
是
曹
禺
的
一
貫
主
張
，
自
認
為
熟

悉
知
識
分
子
的
曹
禺
選
擇
了
寫
醫
生
教
授
，
但
當
他
採
訪
結

束
後
，
又
感
到
茫
然
，
無
從
下
筆
，
他
覺
得
似
乎
並
不
熟
悉

知
識
分
子
，
創
作
給
他
帶
來
的
不
是
興
奮
而
是
痛
苦
，
苦
在

創
作
方
法
與
以
往
不
同
，
從
中
提
煉
的
主
題
不
是
出
自
內

心
。
過
去
寫
劇
本
，
出
現
在
他
腦
海
中
的
首
先
是
人
物
、
動

人
的
情
節
，
後
來
變
成
了
先
有
意
念
，
主
題
先
行
，
難
免
圖

解
。黃

永
玉
曾
經
給
曹
禺
寫
過
一
封
信
，
嚴
厲
批
評
曹
禺
後
來

再
沒
有
寫
出
好
劇
本
。
黃
宗
江
說
：﹁
完
了
，
永
玉
，
這
回

你
得
罪
曹
禺
了
，
他
不
會
再
理
你
。﹂
誰
知
曹
禺
一
點
沒
生

氣
，
他
感
謝
黃
永
玉
的
坦
誠
，
默
認
黃
永
玉
的
批
評
，
他
把

這
封
信
鑲
在
鏡
框
裡
，
掛
在
家
中
顯
著
位
置
，
時
刻
提
醒
自

己
。

老編劇寫新中國

首
次
留
意
米
科
森
演
出
的
電
影
，
是

︽Prag

︾
︵
布
拉
格
︶
？
還
是
︽A

fter
the
W
edding

︾
？
甚
至
是
記
不
起
名
字

的
更
早
作
品
？

留
意M

ads
M
ikkelsen

這
個
名
字
也

已
快
十
年
，
因
為
他
，
我
對
丹
麥
，
甚
至
同
為

北
歐
的
瑞
典
，
並
非
西
方
主
流
電
影
出
產
國
的

比
利
時
、
荷
蘭
作
品
也
另
眼
相
看
。
例
如
拿
過

奧
斯
卡
最
佳
外
語
片
獎
的
丹
麥
電
影

︽H
aevnen

︾
，
︽Subm

arino

︾
，
荷
蘭
出

品
︽C

haracter

︾
，
︽T

he
Storm

︾
等
，
都

屬
好
戲
難
忘
。

米
科
森
本
人
？

憑
電
影
︽C

hase

︾
拿
下
第
六
十
五
屆
康
城

影
帝
，﹁
丹
麥
周
潤
發﹂
才
四
十
多
歲
，
前
途

無
限
！
周
潤
發
？
一
種
比
喻
；
法
國
大
鼻
子
影

帝
謝
勒
．
杜
柏
度
，
我
們
也
曾
形
容
為﹁
法
國

周
潤
發﹂
，
以
示
與
我
們
中
國
人
的
發
仔
哥
相

同
：
高
大
、
俊
朗
︵
與
靚
仔
有
別
、
層
次
較

高
︶
、
型
格
獨
特
、
演
技
優
秀
，
還
有
國
際
演

緣
，
卻
非
荷
里
活
主
流
，
贏
得
不
同
語
言
地
區

的
高
度
評
價
。
不
久
前
離
世
的
日
本
影
帝
高
倉

健
，
亦
如
是
！

米
科
森
跟
周
潤
發
同
樣
出
演
過
荷
里
活
電

影
，
︽
鐵
金
剛007

︾
，
最
新
︽Bullet

of
Love

︾
，
︽T

he
Salvation

︾
等
等
。
金
髮
藍

眼
流
利
英
語
發
展
空
間
更
廣
，
不
過
嚴
格
說
來
，
看
他
演

回
丹
麥
人
，
操
我
們
連
一
句
也
聽
不
懂
的
丹
麥
語
演
戲
，

明
顯
感
覺
更
如
魚
得
水
，
甚
至
看
來
更
易
吸
收
。
米
科
森

在
銀
幕
上
表
現
揮
灑
自
如
，
將
角
色
演
繹
得
淋
漓
盡
致
；

那
種
說
服
力
，
讓
你
深
信
不
單
止
稱
職
，
更
絕
對
超
越
編

劇
與
導
演
的
期
許
，
打
破
語
言
隔
閡
，
直
闖
觀
眾
心
房
！

能
擁
有
這
份
超
群
力
量
的
演
員
從
來
不
多
，
當
今
世
上

60
後
、
70
後
行
列
中
：
男
演
員
？
米
科
森
必
然
。
女
演

員
？
除
了
姫
蒂
．
白
蘭
芝
，
好
戲
女
將
自
卡
芙
蓮
．
拹

賓
、
瑪
姬
．
史
密
夫
、
梅
麗
．
史
翠
普
以
來
，
再
難
找
到

可
比
擬
第
二
人
！
他
們
是
那
種
樣
貌
出
眾
絕
非
平
庸
，
可

戲
演
來
卻
讓

你
忘
記
面
孔

全
情
投
入
電

影
內
容
的
類

別
。精

彩
，
再

無
他
言
！

丹麥影帝麥斯‧米科森 此山
中

鄧達智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
但

人
生
中
的
時(T

im
ing)

，
應
該

怎
樣
稱
呼
？

常
常
說

﹁T
im
ing

﹂
不

對
，
好
像
只
有
當
事
人
才
可

判
斷
，
但
總
有
客
觀
的
基
礎
。

﹁
早
十
年
遇
上
您
便
好
，
現
在
太

遲
了
，
我
也
不
能
改
變
現

實
…
…
。﹂
恨
不
相
逢
未
婚
時
。
到

現
實
環
境
許
可
了
，
有
許
多
條
件
都

經
已
改
變
不
了
。

中
年
男
女
相
遇
，
一
個
來
自
英
國

劍
橋
，
一
個
來
自
中
國
山
村
。
他
們

言
語
不
通
，
但
各
有
一
段
失
敗
的
婚

姻
。
姻
緣
來
了
，
是
她
有
權
力
的
母

親
玉
成
好
事
，
婚
嫁
就
此
訂
了
。
他

把
她
的
照
片
放
在
床
頭
，
那
是
她
十
八
歲
時
候

的
玉
照
，
還
紮
了
兩
條
綁
上
紅
絲
帶
的
辮
子
；

當
然
不
像
現
時
卅
八
歲
的
她
。
她
也
巴
不
得
少

女
時
候
就
認
識
這
個
同
年
的
白
人
帥
男
，
但
時

光
不
可
倒
流
。
她
心
裡
渴
望
他
能
記
住
她
原
是

個
美
人
胚
子
，
曾
經
和
原
本
的
，
都
比
現
在
他

表
面
看
到
的
好
。
難
得
是
她
還
有
十
八
歲
的
情

懷
，
那
印
證
了
過
來
者
的
說
話
：
戀
愛
在
春
天

和
黃
昏
，
感
覺
還
是
那
樣
具
有
超
越
性
。

朋
友
終
於
來
到
香
港
工
作
了
，
還
在
他
一
直

嚮
往
的
機
構
和
部
門
。
三
十
年
前
他
就
渴
望
可

以
當
這
個
部
門
的
主
管
，
從
事
電
影
創
作
與
製

作
。
但
三
十
年
間
的
區
別
，
卻
叫
他
把
聘
書
退

回
。﹁
我
好
不
容
易
才
夢
想
成
真﹂
。
但
他
在

美
國
高
薪
厚
職
，
且
沒
有
退
休
年
紀
。
他
擔
上

了
香
港
這
份
他
曾
經
夢
寐
以
求
的
職
位
，
才
發

覺
人
事
複
雜
，
官
僚
結
構
架
床
疊
屋
，
還
有
辦

公
室
政
治
，
都
使
他
望
而
卻
步
。﹁
如
果
是
二

十
年
前
，
我
還
有
一
股
改
革
的
幹
勁
，
如
今
我

要
給
自
己
一
百
個
理
由
，
為
甚
麼
不
好
好
享
受

生
活
而
要
明
爭
暗
鬥
？﹂
時
間
是
真
有
好
和
壞

的
。 壞時間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高
速
火
車
跑
得
快
，
在
於
路
軌
要
建
得
筆
直
，
而
且
沒

有
高
低
升
降
，
這
樣
要
克
服
地
形
的
限
制
，
一
定
要
建
造

一
個
很
小
弧
度
，
沒
有
坡
度
的
路
軌
。
關
鍵
就
要
能
夠
興

建
隧
道
和
高
架
橋
樑
，
而
且
還
要
成
本
低
。
目
前
為
止
，

中
國
是
興
建
高
速
鐵
路
里
程
最
多
的
國
家
，
特
別
是
進
入

中
國
的
西
部
地
區
和
西
藏
高
原
，
需
要
克
服
許
多
艱
難
的
土
木

工
程
問
題
，
需
要
由
非
常
高
超
的
建
築
技
術
和
眾
多
的
工
程

師
，
中
國
可
以
說
是
千
錘
百
煉
，
工
程
技
術
人
員
的
隊
伍
非
常

龐
大
，
這
是
沒
有
一
個
歐
美
國
家
可
以
比
擬
的
。

歐
美
國
家
近
年
最
優
秀
的
人
才
，
不
會
去
做
土
木
工
程
師
，

大
家
都
去
學
金
融
管
理
，
因
為
最
能
賺
大
錢
。
近
年
歐
美
的
火

車
建
設
，
已
經
很
少
開
工
了
，
人
才
大
量
流
失
。
建
造
最
高
速

度
的
路
軌
，
是
中
國
的
拿
手
絕
活
。
中
國
興
建
隧
道
、
橋
樑
工

程
、
高
速
鐵
路
的
地
基
，
是
全
世
界
最
好
的
。
有
關
的
施
工
機

械
，
優
秀
的
工
程
師
擴
大
規
模
，
可
以
說
是
歐
美
國
家
無
法
比

擬
的
，
具
有
質
量
高
、
技
術
好
、
成
本
低
的
強
大
條
件
。
所

以
，
中
國
興
建
高
速
鐵
路
的
路
軌
系
統
，
可
以
說﹁
平
、
靚
、

正﹂
，
創
造
了
廉
宜
的
價
格
，
可
以
買
到
最
好
的
鐵
路
系
統
。

中
國
有
四
萬
億
美
元
的
外
匯
儲
備
。
這
也
是
西
方
國
家
不
能

比
擬
的
。
中
國
已
經
把
其
外
匯
儲
備
，
建
立
了
基
礎
建
設
銀

行
，
中
國
還
有
一
個
絕
招
，
就
是
提
供
出
口
信
貸
，
利
息
相
當

合
理
，
尼
日
利
亞
早
興
建
，
早
一
些
增
值
。

更
重
要
的
競
爭
條
件
是
，
中
國
不
會
向
尼
日
利
亞
輸
出
工

人
，
全
部
都
採
用
尼
日
利
亞
的
工
人
，
創
造
二
十
萬
人
的
就
業

機
會
。

非
洲
很
多
國
家
，
都
需
要
高
速
鐵
路
。
中
國
就
是
利
用
尼
日

利
亞
為
其
他
非
洲
國
家
作
出
示
範
。
高
速
鐵
路
所
過
之
處
，
鐵

路
沿
線
的
各
個
城
市
群
工
業
立
即
蓬
勃
發
展
，
消
費
力
大
大
提
高
，
幫

助
非
洲
國
家
快
速
地
致
富
。

﹁
分
階
段
升
級
建
造
高
速
鐵
路﹂
的
策
略
，
窮
人
坐
高
鐵
的
策
略
，

完
全
結
合
了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實
際
。
所
有
發
展
中
國
家
，
急
須
發
展
基

礎
建
設
，
未
來
十
年
裡
面
，
預
測
全
球
基
礎
設
施
的
總
支
出
將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達
到
七
十
八
萬
億
美
元
，
甚
至
略
高
於
目
前
的
全
世
界G
D
P

總

額
。
中
國
就
是
全
世
界
經
濟
發
展
、
特
別
是
基
本
建
設
的
火
車
頭
。

日
本
當
然
想
和
中
國
競
爭
高
速
鐵
路
的
生
意
。
但
土
木
工
程
的
領

域
，
價
格
成
本
的
領
域
，
施
工
機
械
的
領
域
，
低
息
貸
款
方
面
的
領

域
，
日
本
都
幹
不
過
中
國
。
現
在
，
日
本
的
競
爭
口
號
是﹁
我
們
最
安

全﹂
，
但
一
提
到
建
造
的
價
格
，
貴
過
了
中
國
一
半
。

中國高速火車有絕招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舉

中秋節過後，天氣漸涼，北方霧霾又重來。以
前一年才見兩、三次的大霧，今年頻頻造訪，每
周來襲。遮天蔽日的濃霧，讓人心中沉悶，情緒
壓抑，在機關和事業單位上班的人們，每天聊的
第一個話題，都是這揮之不去的霧霾。大家異口
同聲地抱怨、指責、發牢騷，可有一件事卻甚少
談及——多數人是開着車來上班的，你愛車的尾
氣是霧霾生成的主要污染物之一，你自己就是漫
天大霧的推手呀。
霧霾如此嚴重，辦公室裡還有人抽煙。煙草對
人體的危害，人盡皆知，可有些人就是充耳不
聞，依然故我。你不顧自己的健康，誰也管不
着，可辦公室還有其他人，別人被動吸二手煙，
同樣對身體不利，這也是被反覆宣講再普通不過
的道理，抽煙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可這些人就有
堅強的神經和厚重的臉皮，他們就能在別人鄙視
和厭惡的目光下，吞雲吐霧，安之若素，自得其
樂。
城裡養狗者與日俱增，不少人對自己的狗愛得
無以復加。狗狗整天關在屋裡，渴望到外面看看
世界，有些人不管上班多累，晚飯後都要領着狗
出來遛彎。珍愛城市環境，維護公共衛生的道
理，無人不曉，可多年來我沒見到有哪位主人帶
着小鏟子、廢報紙，以隨時清理狗狗的遺留物，
相反，我看到的是，很多條馬路的便道上，狗的
遺矢斑斑可見，行人一不小心便踩了一腳。
不少上班族在單位工作辛苦，忙得團團轉，卻
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待遇也不高；不少單位又都
有這樣的領導，背景不凡，來頭不小，雖不幹事
養尊處優，不學無術卻佔據高位，有的還行為不
端、行賄受賄、既貪又色。前者私下裡議論起後
者來，總是怨氣滿腹，憤憤不平。可如果有一
天，在院子裡或走廊上碰見領導，他們的所有鄙

夷和憤恨都不見了，只有一張臉笑成一朵花，向
着領導嬌媚開放，又是恭維，又是問候，領導若
停下腳步，與他們說幾句話，他們會幸福得晚上
睡不着覺。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知與行的不一，
道理與作為的矛盾，頭腦意識與面容肢體的不諧
調，已經成為人人可見人人去做習焉不察的事
實，甚至成為規則，上升為通例，並儼然化為一
種更重要的道理。誰若是敢於違背這些比鐵還硬
的規則，非要知行合一，必撞得頭破血流。
我們生活在當下，無數事例告訴我們，要接受
這樣的事實，且須心悅誠服。我們都已見怪不
怪，活在悖謬之中卻不自知，包括筆者自己，也
早把許多荒唐吃進肚子裡，與別人一起過着表面
平靜無息的生活。其實，這種平靜、麻木、不自
覺、隨大流，是人格分裂的表徵，展示着我們的
不真實不真誠。想一想吧，我們能對兩、三歲的
孩子說，這件衣服是白的，可過一會又作為藍的
給他穿在身上嗎？我們能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
候，承諾了一些事項，過幾天又違反先前的約定
嗎？如果這樣做了，我們在孩子眼裡成了什麼
人？孩子以後還會相信我們嗎？如果這樣做了，
外國人該怎樣看待我們？他們今後還會與我們交
往嗎？顯然，我們不能這樣做的，可為什麼在本
文上述的四種情況下，我們就不加思索地去做
呢？
知行不一，古已有之，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就談

過這個問題。他認為，知行本是一體，不可分
開，「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人教人，必
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
人為什麼會知行矛盾，說一套做一套呢？王陽明
一語道破，「此己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
了」，人被私心雜念迷惑，背離了天理，才會知

行不一。然而，人多為普通人，怎麼會沒有私慾
呢？王陽明表示理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
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
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意思是人須
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戰勝私慾恢復天理，如此，
人心的良知就再無迷亂，知行方能合一。那麼，
何謂「格物致知」？按照古人的解釋，意指抵禦
外物誘惑，而後知曉大德至道，「人情莫不好善
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
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物迫之，而旋至於莫
之知；富貴汩其智，貧賤翳其心故也。」這已講
得明白，人之所以知行相異，一是私慾阻撓，二
是物利驅使，因之務必節制私心物慾，才可回歸
本心，知行相宜。
王陽明（1472—1529年），字伯安，名守仁，
浙江余姚人，28歲考取進士，因得罪權貴貶至貴
州，卻在那裡悟道，後被起用，平定宸濠之亂又
受封賞，官至南贛巡撫。他精通儒、道、佛學
說，不僅能文，而且能武，上馬治軍，平定叛
亂，下馬問學，卓成大家，集文韜武略於一身，
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既「立德」、「立言」，又
能「立功」之人。代表作有《傳習錄》、《大學
問》，知行合一是其「心學」的主要論點和思
想。
王陽明的才華，我們多數人不會有，他的運氣

和機緣，也非常人能得，可他知行合一的思想，
卻依然對今天的我們有啟示意義。人之為人，正
在於有良知、懂道德、明是非，一個人欲做高尚
之人，即應秉持做人的理想，克服艱險踐行良
知。有人說，我不要做高尚的人，只想做一個平
凡的人，與大家一樣就行，平平淡淡才是福嘛。
不錯，我們都是凡人，我們都有父母妻小，我們
擔負着養家的責任，我們活在自己無法主導的環
境中。生活教導我們，要有起碼的聰明，要識別
風尚，要跟隨時代潮流，要與大家步調一致。有
些道理書本上講得透徹，可萬萬不可在單位推
行；有些常識人人都懂，人人打心眼裡認同，可
無法落實；有些見解和主張是我們經過多年思考

及體驗才獲得的，可不能當眾說出來。多年來我
們就是這樣過活的，多年來大家都平安無事。但
是，事情的真相是，正因為這種種的緘默、順
從、隨大流、泯然於眾，近年霧霾越來越多越來
越重，因為大家都在買車，車多成災，堵車成了
常態，車速一慢，尾氣更重，瀰漫開來，空氣焉
能不壞？癮君子能在大庭廣眾下抽煙，毫不顧忌
他人感受，除了德行和自控能力差，也與我們不
好意思指斥他漠視公眾健康有關，有些主人放任
寵物狗隨地遺矢的行為，與此同理。另外，我們
的恭維和笑容，傳達出了錯誤的信息，使得有些
貪官污吏覺得非常受用，他以為大家很喜歡他欣
賞他呢。
知行合一，到底有多難？其實，此事說難極

難，說容易也容易，只在於我們明理悟道，不失
本心，只在於抑制私心，約束物慾，只在於認清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懂得讓良知觀照自己的言
行，不盲從，不苟且，不為物役。
並不需要驚天動地的行為，只需從一些小事做

起。少開一天車，少抽幾支煙，遛狗時帶上小鏟
子廢報紙，見到不喜歡的官員遠遠躲開，諸如此
類，不一而足。相信吧，小事一點點積累起來，
也能促進社會走向進步。

知行合一有多難？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剛
過
去
的
星
期
二
是
中
英
劇
團
戲
寶

︽
相
約
星
期
二
︾
的
大
日
子
，
因
為
那
個

晚
上
正
是
︽
相
︾
劇
上
演
的
第
一
百
場
。

在
香
港
劇
壇
上
演
一
百
場
的
舞
台
劇
並

不
算
太
多
。
憑
粗
略
的
記
憶
，
大
概
有

︽
七
十
二
家
房
客
︾
、
︽
南
海
十
三
郎
︾
、

︽
我
和
春
天
有
個
約
會
︾
、
︽
劍
雪
浮
生
︾
、

︽
煙
雨
紅
船
︾
，
以
及
一
些
在
學
校
巡
迴
演
出

的
小
製
作
等
。
這
些
劇
目
都
是
群
戲
，
除
了
主

要
角
色
之
外
，
大
部
分
飾
演
配
角
的
演
員
都
變

換
不
少
。

︽
相
︾
劇
比
起
這
些
劇
目
，
具
多
個
特
色
。

首
先
，
全
劇
只
有
兩
名
演
員
。
要
兩
名
演
員
從

頭
到
尾
擔
演
全
劇
是
一
件
很
吃
力
的
事
情
，
因

為
他
們
差
不
多
完
全
沒
有
稍
停
下
來
的
機
會
。

一
般
由
兩
名
演
員
演
出
的
舞
台
劇
通
常
都
會
在

兩
小
時
之
內
完
成
，
但
︽
相
︾
劇
全
劇
超
過
兩

個
半
小
時
，
可
以
想
像
兩
名
演
員
每
次
演
出
都

需
要
付
出
極
大
的
體
力
和
有
高
度
的
集
中
力
。

還
有
，
其
他
的
賣
座
戲
寶
都
是
香
港
原
創
劇
，

又
或
是
由
中
國
人
編
寫
的
舞
台
劇
，
只
有

︽
相
︾
劇
是
翻
譯
劇
，
改
編
自M

itchelA
lbom

的
小
說
︽T

uesdays
w
ith
M
orris

︾
。
一
個
美

國
翻
譯
劇
可
以
在
香
港
創
下
如
此
彪
炳
的
成

績
，
相
信
是
香
港
戲
劇
史
的
一
個
紀
錄
，
也
是
中
英
劇
團

在
香
港
劇
壇
創
下
的
紀
錄
。

︽
相
︾
劇
的
另
一
特
別
之
處
是
它
不
但
在
香
港
演
出
，

更
加
搬
演
到
世
界
多
個
城
市
的
舞
台
之
上
，
包
括
廣
州
、

北
京
、
上
海
、
洛
杉
磯
、
多
倫
多
，
相
信
它
是
唯
一
一
個

由
二
人
演
出
的
舞
台
劇
可
以
有
如
此
驕
人
的
成
績
。

七
年
前
，
︽
相
︾
劇
首
次
由
鍾
景
輝
和
盧
智
燊
演
出
，

之
後
差
不
多
每
年
都
演
出
一
次
，
每
次
都
吸
引
逾
萬
的
觀

眾
觀
看
。
其
中
有
很
多
觀
眾
一
看
再
看
，
甚
至
有
觀
眾
表

示
每
次
都
看
。
近
年
，
陳
國
邦
從
盧
智
燊
的
手
上
接
棒
，

演
出
艾
明
哲
一
角
。
陳
國
邦
憑
藉
他
在
電
視
的
知
名
度
，

為
劇
壇
引
進
了
一
批
新
觀
眾
。

觀
眾
知
道
這
個
星
期
二
是
︽
相
︾
劇
演
出
第
一
百
場
，

早
將
門
票
搶
購
一
空
。
星
期
二
那
晚
演
出
後
，
中
英
劇
團

舉
行
了
一
連
串
的
祝
賀
儀
式
，
由
劇
團
總
經
理
張
可
堅
任

司
儀
。
儀
式
包
括
由
劇
團
主
席
陳
鈞
潤
致
詞
、
重
溫

︽
相
︾
劇
在
外
地
演
出
時
拍
攝
的
照
片
、
致
送
紀
念
品
給

演
員
、
切
蛋
糕
和
抽
獎
。
最
特
別
的
是
攝
影
師
站
在
舞
台

上
拍
攝
一
張
由
台
上
演
員
與
台
下
全
院
觀
眾
組
成
的
大
合

照
。
觀
眾
拿
着
一
張
張
海
報
離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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